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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摇摇摇摇

引摇摇子

摇摇窗外，黄昏时分，那飘落的雨滴砸在凸
凹不平的水泥地上，四处乱溅，像炸裂纷飞

的礼花。

“离婚！离婚！还有什么好在一起过

的？”

声波震颤，好像要把灰色的天布撕裂一

样，突然一道希冀的蓝光出现，通向不着边

际的渺茫的天宇极限。

“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够容忍你做出的事

情！难道我就一定要你呀？像我这样的女人，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我猛地转过身来，哧啦一声，衣裙被窗

边的钉子划开，白皙的大腿上瞬间染上一道

深深的血印，一阵钻心的痛楚涌进心灵。我

紧咬嘴唇，然而，手却凛然地抖落裙角，一

幅无所畏惧的样子。

我向坐在椅子上的他斜瞟了一眼，锐利

的目光似乎要剜出他的心。我真是不明白，

这就是和我同床四年多的丈夫吗？他的心还

是血淋淋红本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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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摇摇摇摇

“唉！”他双手捧着头，继而垂落下来，雄厚的男中

音已经沙哑，发出的声音像乌鸦在哀鸣， “我⋯⋯真是！

你是不会原谅我的，你不会的⋯⋯”

“哼！”

我的鼻子一股气流冲出，让人悚然的鄙视倾覆他的头

顶。

“可是，我真的很爱你呀⋯⋯”

“你不走？我去法院起诉！”

窗外的榕树，那长长的胡须在雨中悠荡着，如同小儿麻

痹症的残疾，随着风雨飒飒作响，却掩埋不住我尖锐的声音。

“好，我走，我只求你，先不要去法院啊⋯⋯你和孩

子多保重啊⋯⋯”

“哼！鳄鱼的眼泪，假惺惺的！”

他张了张嘴巴，却没有任何声音，默默注视了一下我

身边的孩子，站起身来，离开我的家门⋯⋯

一切恢复平静，整个房间里笼罩在一种阴郁中，窗外

依旧是那种低沉而又心碎的雨声，像无数只章鱼伸展那张

牙舞爪的触角，撩遍我的周身，我那细腻的皮肤上面瞬间

冒出密密麻麻的斑点，像煺了毛的鸡皮，一个一个地竖

着。我不想多呆在这个房间里，于是，我开始收拾东西。

我怎么能够原谅？这样的事情我还能够原谅？！我不

能原谅！不能原谅的我坚决放弃！重新寻找我的爱！

在这不是梅雨季节的日子里，天空却一连几天都散发

着长霉的雨点，好像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美丽的东西都撒

上霉，让他们变得丑不堪言才算是苍天的快乐。我就在昏

沉沉的天气中，找了个搬家公司，带着我的儿子，住进了

我租来的套房里。于是，在这个新的家里，开始了我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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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摇摇摇摇

生活，可是，这新的生活将如何开始？我望着天空那飘着

的雨丝，双手揪住自己的长发，竭尽全力要把那曾经有过

的凄楚的美好拔出脑际。然而，双手软软地顺着发丝滑

落，沉重地垂下来，一连串的问题跟随着呼啦啦地飞出，

像无数只没有眼睛的蝙蝠，胡乱地撞击着我的周身。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原谅？”

“他会来纠缠我和孩子吗？”

“我带着孩子再去寻找我的爱？”

是的，我要去寻找我的爱，真正的属于我的爱。我不

是一个弱女人，从来就不是。人生就这么一回，我还等什

么？可这寻求爱的旅途将如何开始？难道还如年轻时传统

的恋爱、结婚、生子吗？

这些个问题一直像许许多多硕大的蚊子，包裹着我，

时不时狠狠地叮上我几口。在我还没有血肉模糊的时候，

在互连网上查资料，偶尔到网络聊天室去逛一逛。可是，

这一逛不要紧，我惊喜万分：这不就是我要找寻的通向爱

的崇高殿堂的神秘通道吗？我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上瘾

了，那种精神依赖难以自拔。网上聊天室就像一朵艳丽无

比的罂粟，是那么诱人，又是那么可怕，它更是凡间男男

女女感情宣泄的绝好去处。它的魅力就在于，你看不见

我，我看不见你，喜欢就继续点点敲敲，不喜欢，鼠标一

滑动就另觅新欢，对别人的嬉笑怒骂尽可以不理；遇到知

心，尽可尽情说出内心深处的绝世秘密，只要自己不去见

面，没有人会去揭穿你，没有人会拨开你的外衣，浏览你

一丝不挂的肌肤，更没有人去揭开你的头骨，去探视那里

的血淋淋的、白花花的、黄色斑斑的脑浆是怎样染上颜色

的⋯⋯然而，爱在哪里？崇高的爱情究竟在哪里？我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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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摇摇摇摇

到的却是人类赤裸裸的那种最原始的本能的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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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摇摇摇摇

一摇初 涉 网 缘

摇摇很新鲜，我以过客的身份进入网络聊天
室，试着和一位有名字的网友聊，我很有礼

貌很热情地送他一句 “你好！”，可是，他却

冷冷地把一座冰山推给我： “我不与过客

聊。”我可没有 “泰坦尼克”号那种勇猛的

精神撞击冰山自取灭亡，这不是我的性格，

我一向都会自己找寻生存，哪怕是绝处我都

会给自己创造逢生的机会，何况就这陌生人

的一句话！正在我寻思之际，瞬间意识空白

之时，突然发现屏幕的角落里刚好有 “过客

改名”这个字样，于是，我就把过客改成

“高贵女人”。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我并没

有任何招揽的意思。只是在现实生活中，许

多人，许多男人，也包括许多女人，大凡见

到过我的人都会说： “这人气质真好，很高

贵。”所以，这个名字代表我的人就是理所

当然的了。

决非我所意料，刚刚公布出去 “高贵女

人”，就有好几个聊友蹦到我的面前，对我

打招呼：“你好！”“你高在哪里？”“你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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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摇摇摇摇

吗？”“你很不谦虚！”“想你做密友。”“宝贝你找性伙伴

吗？”⋯⋯

说句实在话，我的工作就是每日用计算机键盘编制软

件程序，打字的功夫自然非常快，在同一时间里应付好几

个人，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并且我书念到硕士，智商

自然不低，同一时间里，几条思路并驾齐驱，或者成点状

辐射，不会有任何的交叉，任何的交点。不一会儿，我就

好像中了头等大彩票，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了。而在我的

心中荡漾的是被众人追求的自我陶醉，就像姑娘时代的我

才有的那种优越。哎，这聊天室也真奇妙，这么多的人，

有我正在找寻的知心爱人吗？不容我多置疑，屏幕上那跳

动的文字已占满全屏。

“你的年龄？”

“你呢？女人不会先告诉年龄的⋯⋯”

“就是我的名字。”

我特意挑选了一个名字叫 “猿缘岁男人”的人聊了起
来。我之所以和他聊，是因为他的年龄和我的丈夫同龄，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年龄的人的思想究竟是什么，特别是

男人们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也许我这个工学硕士，

做了许多化学实验，懂得推理，更懂得触类旁通。我也曾

经涉猎过意识领域的前人的智慧，却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实

践过。而如今，生活在浪尖上悬着的我，不得不去从我奇

异而伟大的狂想中，窥视现实生活的黑暗———我所鄙夷的

一切！尽管我知道这是在浪费我有限的生命，也是在耽搁

我实现我疯子般的梦想：创造出在中国出现的世界上第一

个诺贝尔文学奖、化学奖的双料得主！我白日都在做梦，

有那么一天不鸣则已，一鸣惊得地球也要抖一抖。可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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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摇摇摇摇

现实却是噩梦，梦魇中我惊恐万分，清醒了许多许多。

“为什么聊天？”我问这个猿缘岁的男人。
“无聊。”对方回答。

“你高贵吗？很漂亮？”对方问。

“漂亮不一定高贵，高贵的人综合素质一定很高。”

我回答。现实生活中，我也是这么看的。有的女孩子很漂

亮，但是接触下去，当你发现她的内涵只是一间空荡荡的

房子时，相信你一定不会在那里久留的。相反地，如果你

走进一座阿里巴巴发现宝藏的山洞，我同样相信，你不会

只叫一次 “芝麻，开门！”就罢休的。

“我可以约你出来吗？”对方问。

“当然可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在哪里？我去接你。”猿缘岁男人问。
“你开车？”我问。在榕城有私家车的人有很多，街

上有不少 “宝马” “菱智” “丰田”和 “上海桑塔纳

圆园园园”，还有很多国产的 “奥拓”，但是和榕城几百万的
人口来比，有车的人和没有车的人的比例相差还很悬殊。

“是的，”他肯定地回答，“你的电话？”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盯着电脑屏幕上那闪

烁的光标：网上的人都是这样吗？没有几句话就要电话？

要电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电话？”我反问，“我打给你。”

屏幕上呈现一个手机号码。我立刻打开电脑记事本，

记下它。从这个时候起，这个记事本页面就成了我的网友

通讯录，我把后来所有网友的名字都造在此处成花名册。

它是一个只有网名和联系电话没有任何身份职业的通讯

录，简单得有点像国际特工的代号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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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摇摇摇摇

“我可以上你的船吗？”猿缘岁男人问。
“什么船？”我满心狐疑，隐约地感到他的话有点问

题，好像是在比喻什么，难道是⋯⋯

“你真不懂吗？”猿缘岁男人问，“去洗桑拿，那里很安
全。”

“不懂。”我干脆地回答。洗桑拿和安全有什么关系？

榕城街上到处都有桑拿浴，特别是在晚上，那闪烁的霓虹

灯，到处映射出电子水波漂涌的动态美感，这有什么好稀

奇的？只是一些广告设计者别出心裁的创意罢了。但是，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因为现在的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到处都可以买到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安装在家里的卫

生间，随时都可以洗澡，还用得着到外面去洗澡？但是，

我却听说许多男人特别喜欢到那里去洗澡，而不是在家

里。

“你的奶大吗？”屏幕上出现这样一行字，还是这个

人的！

看到这些字，我立刻面红耳赤，一股愤怒涌上心头。

什么话？也亏他能说出口！但是我还是不由得低头看看自

己的乳峰。是的，粉红色的连衣裙下，裹不住这样高耸的

双乳，那一双我熟悉的雄性的有点没进化完全的毛茸茸大

手似乎又在胸前抚摩，游移在双乳间⋯⋯

“畜生！”我毫不留情地打掉那双手，“肮脏！别再碰

我！”

随着这一声怒叱，那双手就离我而去，至今再也没有

碰过我。哼！如此圆润流畅的曲线，居然没能把自己的丈

夫拴在身边。思维的片刻停留后，我开始敲击键盘，给

猿缘岁男人发了一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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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摇摇摇摇

“横看成岭，侧成峰。”

“你的屁股大吗？”对方问。

这个人除了女人的奶，就是女人的臀部，感兴趣的都

是这种东西，简直是个流氓！此时的我已愤怒无比，迅速

化作满腔的仇恨，我的手指敲在键盘上，好像在激烈地跳

踢踏舞：“色狼，真是坏极了，和我那个老公没有什么区

别，我正准备开除他！”

我立刻看到对方离开聊天室。看来这个男人还算有点

做人的自尊。

正在我心绪未平之时，一个叫 “寂寞男人”的人向

我问好。

“你好，别理他，他下流。”

这句话就像炎热的夏天空降冰雹，砸灭了我那残留在

胸中的愤恨，又似冬天里的一把火，燃起我初始的好奇，

在我的心底充满很多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一

个不粗俗的人。

“你也是无聊才聊天？”我问。

“我寂寞。”寂寞男人回答。

“怎么？离婚了？”我问。

“没有，老婆在日本，”寂寞男人回答， “我还没结

婚，更谈不上离婚了。”

笑话，没结婚，还说有老婆！这网上怎么竟是这样稀

奇古怪的事情，此时的我好像吃了怪味豆儿，真不知道是

什么滋味儿。

“老公对你不好吗？”寂寞男人问。

我犹豫了，他的问话就像一颗子弹一下击中要害，我

的心隐隐作痛，老公对我不好吗？到今天我仍不能做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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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摇摇摇

此肯定地回答。可是，他却是那样，居然干出那种道德沦

丧的事情！哼⋯⋯

“不是这么回事。”我回答。

“那么他有外遇？”寂寞男人问。

是的，我的丈夫，他做出这样的事情，究竟算不算外

遇？比外遇还严重！可是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寂寞男人。

“也说不上。”我敲下这四个字。

“这就好。”寂寞男人回答。

“好什么？”我问，一股沉郁在胸中升腾，“有什么可

好的？”

“女人失去自己的丈夫的关爱会很痛苦的。”

哦！我倒抽一口冷气，刹那间，我的浑身超时空模拟

未来我咽气后的尸体，冰冷而毫无声息。一个回光返照，

弥留的声音在空中游荡着⋯⋯

“你⋯⋯”我奋力的一记耳光，重重地甩在我的丈夫

的脸上，然后身子软软地落在地上，喃喃地说着，“你根

本就不爱我，不爱我，可是，我却为你⋯⋯离婚，离婚，

离婚！⋯⋯”

“不！”我的丈夫坚定的声音饱含无奈， “我不离婚，

真的不想离婚⋯⋯”

“我就是不和你过⋯⋯你给我滚出我的家！我不要你

⋯⋯”我声嘶力竭地大吼。

“可是，我⋯⋯”

唉！干涩的眼球迫使我放下眼帘，抹去那逝去的依稀

的记忆，当我再次拉开它时，寂寞男人的那句话又清晰可

见。这人还富有如此的同情心，怜悯心。在我苦痛的心中

孕育矛盾的不近情理的好感，如雨后春笋，越长越大，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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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员摇摇摇

升越高。

“你到日本打工？”我问。

“留学。”寂寞男人说。

是个留学生，我暗自庆幸，遇到个有知识有文化的

人，比刚才那个强多了。

“可以约你出来喝咖啡吗？”寂寞男人问。

又是一个邀请，究竟去不去呢？我在想，这是个从日

本回来的人，对国外的情况一定非常了解，而我现在也想

出国。想离开这个家，既然离婚他不同意，那么我就离家

出走，离开这个城市，我就是不要你，我要你这样的丈夫

做什么？！也好，我去讨点方法，尽快摆脱他，我的那个

伤透我心的丈夫！

“你好！”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线的另一端

传来，不绵不细，也没有北方男人的粗犷。“你在哪里？”

“在办公室，”我回答。

“好像你身边有小孩子的声音。”

是有个小孩子在我的身边，我的儿子，一个刚刚猿岁
的小孩。今天是星期六，保姆放假，我就把他带到我的办

公室。此时，他正在那块公告白板上，乱涂乱画。他是我

和我的丈夫南北大结合的产物。他曾经是我和我的丈夫向

别人炫耀的资本，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这样的孩子比一

般的孩子要聪明得多。而今呢？他现在只属于我，我就是

不给他我的儿子。我这儿子也最好没有那样的爹！

“几岁了？”

“猿岁。”
“和我的儿子一样大。”

“什么？！”我不由得张大嘴巴，真是大千世界，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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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有，“你没有结婚就有孩子？”

“是的。”他回答得却很平淡，就像一杯白开水，“带

小孩子出来玩一玩？”

这句话体现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很难做出判

断，但是，至少，他富有爱心，这应该是真的。

就是我再笨，再是个书中的呆鸟，我也懂得小孩是个

约会中闪耀的红灯。他约我去喝茶，我答应了。虽然我根

本就没有见过他就去赴约，因为，他选择的地方是全市最

大的商场里的咖啡屋，那是个闹市中比较优雅的地方，这

首先就消除了我的顾虑。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有网

上恋爱，见面后，女孩子被轮奸的事情。我可不愿意被强

迫，就是我想做那种事，也不愿意被人强迫。

我把儿子安顿在保姆家里后，把自己修饰一下。本来

就有高贵气质的我，只要把这张脸该涂黑的地方涂黑，该

涂红的地方涂红，淡淡的施些胭脂，轮廓变得清晰了，还

真有一副美人模样。望着穿衣镜中的自己，虽然已经三十

出头，岁月已经毫不留情地在眼角驻留，虽然那稍稍隆起

的小腹曾经承载过一个八斤重的孩子，但依旧是有腰有

身，胸高臀硕，三围均匀。气质，尤其那被众人夸赞的气

质，在粉红色连衣裙的衬托下，愈发显得高贵无比。哼！

就我这个样子还怕没有人要？我凭什么为你守身？

“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可是到今天

我才明白，我把你当成了生活的全部，所以现在我会这么

痛苦，痛苦得几乎不能自拔，可是，你呢？我只是你生活

的一部分！那么，我，从今天起也把你当成我生活的一部

分！这样才算是男女平等，夫妻平等！我只有三分之一属

于你，三分之一属于我的儿子，剩下的三分之一属于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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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你说这样行不行？！”

一年前，我对我丈夫说过的话在脑际盘旋，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谁的部分，我就是我自己！我走出家门，这个我

搬出来、租来的家。既然离婚不成，那么我就与你分居，

我不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想当初，追求我的时候，那样

虔诚，感天动地，气吞山河，爱得那般壮烈，我还以为这

辈子真是幸福，找到了无限深的爱。哼！我才真是大傻

瓜，还以为他多么爱我，自己活在云里雾里，颠颠的，飘

飘的，浮浮的，却不知原来如此！

我就这样在反反复复心中的愤愤不平中走到大路上。

此时已经是十一月，南方的冬季依旧是一片绿色，地面上

是绿色的草坪，郁郁葱葱。据说，这草坪的新草是从美国

引进的品种，一年四季都不衰败。路边是一排桂树，依墙

伫立，树枝上的绿叶中，藏不住那一团团一簇簇的桂花，

花香正四溢。我随手摘下点点滴滴的米粒大的小黄花，从

领口丢入几粒到胸脯，它们就随我心愿地藏于双乳间，香

气伴着乳香向上升腾着，在我的周围缭绕。

乘上无人售票公共汽车，只一站地就到了。我顺着地

上的脚印广告，左拐右拐，找到冰岛咖啡屋。在那古色雕

花的门口，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向里面寻视，就在一块金

黄色的装饰壁画下面，有一个身着白色衬衣的男人，正向

门外张望着。此时，他已扬起手臂向我挥舞。

“您是林先生？”我走到他的位置附近问。

“是的，请坐。”他说。伸出手，做出了一个悠然的

请的姿势。

我坐到他的对面。一眼看上去，他长得真不错，大大

的眼睛，双眼皮，是个国字脸型。这么冷的天却只穿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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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衣，看来他的身体还很棒，毕竟现在不是夏天。

“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微笑着问。

“直觉。”他笑着说，很诚恳的样子。

“承蒙夸奖，网名和我本人还算相符吧？”我笑了，

放好身边的包，坐好身子，我的目光迅速搜索了周围的情

景。邻座也有位女人和男人在约会，侧面看上去，那个女

人长得实在有点汗颜，那个男人正在盯着我这里看呢。我

避开那个男人贼一样偷窃的目光。

“你的气质的确不凡。”寂寞男人说。

“啊，你过奖了。”我假装谦虚地回答。其实，我自

己也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只不过说出了众人的感觉而已。

这时，服务小姐端来褐色的咖啡，那浓郁的香味冲击着包

围我的全身，又点缀些我身上满盈胸襟的桂花暗香漫射开

来。他往我的杯中加了一勺糖，示意我喝。我微笑着点点

头。

“你在日本多少年？”我用小勺调着咖啡，目光望着

他。

“十三年。”他也直视着我。

“这么久！你现在⋯⋯”我顿一下，正调着咖啡的小

勺停下来，“还没有结婚？”

“是的，”他很坦然地说，“在日本，留学生，这种情

况很正常的，我到四十岁，身份还是未婚。”

“这不是？⋯⋯”我又停顿了一下，“无照驾驶？”

他笑了，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身子稍稍向后倾去。

“你自己在家带孩子？”

“不是，我住在丈母娘家，很难受，我经常不回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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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合不来，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一种金钱的关系，他

们很势利！”他说，说话的速度比刚才快了许多， “我跟

我老婆讲，如果结婚前，我到你家来，我就会不要你的！

可是，我老婆说，是和她结婚，又不是和他们家人结婚。”

他的话饱含满腹的牢骚，我明显听得出来，他已经压

抑得很久很久了。当然，我太理解他了。我隐隐地感到，

我和他是同病相怜，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认同感。是

的，不论是媳妇还是女婿，毕竟不是同根生长，进入一家

门，有的只是适应，适应，适应！你怎么能改变另外的

人？我的丈夫，还有他的母亲，曾经和我同室而寝，同桌

而食。可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活环境成长的人怎么

能够求得同一？

“我每天都不回家，都是在外边游荡，到了晚上才回

去睡觉。”他接着说，打断了我的思路，把我从自己的世

界里扯回到现实中来。

“我很理解你，”我说，“你也够苦的⋯⋯”

他好像一个饱满的不能够再充气的气球，突然间爆

破，向我宣泄了很多对他丈母娘家的不满。我知道，他说

出来了，情绪就会好很多。正如我自己，在那段痛苦的日

子，真的很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我倾诉的地方，不需要劝

解，不需要宽慰，只是需要个能够承载我的一切烦恼的地

方，就像计算机的内存条，只装不出的内存。可是，我的

事情，我的丈夫的那种事情，我怎么能够向别人倾诉？！

可是，今天，我却说了。说给他了。

“其实，国外都是这个样子。”他说，“日本那种情人

旅馆，都是无人职守入门，进去谁都看不到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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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懊恼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在中国，就

是再开放，也没有他这个样子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也要想开点，”他劝慰我说， “这是男人的通病。

在日本，人们的观念，把男欢女爱当成是一种享受。”

我无言，平生里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谈论有关男人女

人的生活问题，包括我的那个即将开除的丈夫，夫妻这么

多年，从来没有和他深入地谈论过男人女人的性爱，此时

此刻的我满脑子平时积累的词语，却一个像样的都跳不出

我那颗颗耸立的齿墙。

“其实，这是一种需要，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一

样，”他说，依旧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语速， “如果没有这

种生活，整个人都会焦躁不安，就需要自己去调节自己

⋯⋯”

自己调节自己？我懂，他是指那个方面———自慰。是

的，结婚快缘年了，每每丈夫不能满足自己的时候，我都
要自我调节，躲在被窝的阴暗里，偷偷的还怕丈夫觉察

到。和丈夫做爱后，在他去洗澡的时候，我都要自己阅读

自己，使自己达到高潮的巅峰⋯⋯

想到此，我的面额微微发热，我知道，我的脸肯定红

得像只煮熟的龙虾，幸好，这家咖啡屋的灯光有些黯然，

在橘黄色灯影下，还不至于显露我的羞涩。

“其实，一个月一次的性生活，本来就是不正常的，

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年龄，”他说， “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察

觉？”

似乎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已经记不起来是从哪一

个月开始的。这四年多的婚姻，我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

过，特别是我儿子出生后，就更是没有白天和黑夜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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